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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崇

北宋宝元二年 （1039），时任

越州知府的范仲淹，在州署附近的

山岩间发现了一口废井，修整之

后，井中泉清色白、味之甚甘，范

仲淹将其名为“清白泉”，借以表

明自己“清白而有德义，为官师之

规”的从政之道。从此，绍兴府山

南麓，有了一只醒着的眼睛，凝视

千年。

泉是地下涌出的水，是水流的

源头。天然泉眼多隐于山林岩间，

古时文人墨客普遍将山泉、林泉作

为清幽淡泊的意象入诗入画。

泉之形，动则洒脱，静则超

然。泉是活的，具有喷涌而出滔滔

不绝、往而不复的特质。欧阳修

《醉翁亭记》 中有“山行六七里，

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

者，酿泉也”，一个“泻”字，描

绘出泉水从天而下的飞洒情状。泉

又是静谧的，与山、林、石、潭等

共同生成隐于山水、归于田园的意

境。诗人王维喜用泉这一意象来体

现山居生活的幽寂意趣，如“明月

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悦石上兮

流泉，与松间兮草屋”等，勾勒出

一种淡泊超脱的心境。

泉之声，时而叮咚，时而呜咽。

微风凉夜，独坐听泉，泉眼汩汩的低

鸣声，湍流击石的碎玉声，悬泉飞瀑

的惊涛声，洄流穿岩的呜咽声，叠荡

交织，融入恬静、激越、忘我等多种

心境，渐成文人雅致。

泉因其洁净，常被冠以清雅高

洁、坚守自持的内涵。杜甫有诗

曰：“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

苏轼也有“皎皎岩下泉，无人还自

洁”的诗句，都诠释了泉水生性高

洁、始终如一的内核，这与官员清

正廉洁的品格一脉相通。

古时将泉与廉紧密结合的故事

不胜枚举，除了范仲淹的清白泉，

还有柳宗元的愚泉、周敦颐的廉泉

等。我近距离感受廉泉，还是在浙

江嵊州的崇仁镇。

走进崇仁古镇中心位置的玉山

公祠，映入眼帘的是一清一浊两口

乾坤缸，清缸象征着清廉，浊缸抨

击着贪婪，讲述着“小缸大乾坤，

清浊要分明”的哲理。走出玉山公

祠，向北走上百米，便能看到一口

近六百年历史的明代古井。听古镇

居民说，相传这口井因泉水澄明清

澈、一尘不染，逐渐成了廉洁的象

征，明代远近官绅上任时都会赶来

取水引用，来表达坚守清廉的志

向。

与 廉 泉 相 对 应 ， 还 有 “ 贪

泉”。史载，广东南海的石门镇曾

有一口“贪泉”，传说饮用贪泉的

人，即使清廉之士也会变得贪得无

厌。但东晋时期吴隐之操守清廉，

不信邪，他上任广州刺史之际，豪

饮贪泉水，并放歌抒怀：“古人云

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

终当不易心”。之后为官 24 年，仍

“清风肃然，老而弥笃”。可见贪欲

如何不在外界，全在内心，饮下贪

泉仍清廉一生的吴隐之让贪泉的污

名被彻底洗脱。

寒泉清见底，浑不染尘埃。魏

征 《谏太宗十思疏》 有言：“欲流

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泉眼无

声，涓涓不息。欲行远，必正其源

泉；守清廉，必不易初心。

（转自 《中国纪检监察报》）

辛弃疾与陈亮“鹅湖之会”【史海钩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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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晓燕 祁文利

中国历史上有两次著名的“鹅湖

之 会 ”， 第 一 次 是 在 南 宋 淳 熙 二 年

（1175 年） 夏季，朱熹与陆九龄、陆九

渊兄弟在信州 （今江西上饶） 鹅湖寺

进行辩论，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程朱理

学与陆王心学的一次交锋。第二次是

在淳熙十五年 （1188 年） 冬季，辛弃

疾与陈亮鹅湖相会，瓢泉共酌，携手

同游，纵论国是。他们肝胆相照、壮

怀激烈，为金瓯残缺而痛心疾首，为

商讨北伐而心潮澎湃。别后两人又诗

词唱和，曾作 《贺新郎》 同韵词多首

反复赠答，成为文坛佳话，其铮铮之

音、拳拳之情，相互辉映、激荡千载。

陈 亮 （1143—1194 年）， 原 名 汝

能，后改名亮，字同甫，号龙川，婺

州永康 （今浙江永康） 人，南宋思想

家、文学家。公元 1188 年秋，陈亮写

信约辛弃疾、朱熹在鹅湖相会，共同

商讨可能出现的北伐局面以及应对之

策。当年冬天，陈亮从家乡永康出

发，顶风冒雪，跋涉八百余里，前往

信州会见辛弃疾。当时，辛弃疾正在

病中，颇为消沉，陈亮的到来让他振

奋不已。他曾这样形容两人相见的情

景：“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

雪，笑富贵千钧如发，硬语盘空谁来

听，记当时、只有西窗月。”辛弃疾与

陈亮都是剑胆琴心之人，他们都是坚

定的主战派，又都有极高的文学素

养，因而志趣相投，有许多共同语

言。辛弃疾久历行伍，有丰富的作战

经验和地理知识，是陈亮所希冀听闻

的；而陈亮身上所洋溢的理想主义的

热情、愈挫愈勇的坚韧以及对于古今

用兵方略的熟稔，是辛弃疾在其他人

身上难以感受到的。因此，两人扺掌

而谈，纵论时局，谋划兵事，被无奈

现实所冷却的热血再度沸腾起来。唯

一失望的是，朱熹并未赴约，两人难

免遗憾。盘桓十日，互诉衷曲，之后

陈亮辞别挚友，“飘然东归”。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才刚刚

分别，辛弃疾就心生不舍，倍感失

落，于是抄近路去追陈亮。这段经历

在其 《贺新郎·把酒长亭说》 词前小

序中有细致的描写：“既别之明日，

余意中殊恋恋，复欲追路。至鹭鸶

林，则雪深泥滑，不得前矣。”怅然

之中，辛弃疾独饮方村，夜半投宿吴

氏泉湖四望楼。是夜，闻邻人吹笛，

悲不堪闻，这又加剧了辛弃疾的离情

别意，于是他写下 《贺新郎》 以抒胸

臆。该词写陈亮的神貌风采酷似陶渊

明、诸葛亮，让人不忍匆匆离别，故

而前去追赶，只可惜“天寒不渡，水

深冰合”，终是错过。惜别之情，溢

于言表，令人心有戚戚。英雄豪杰，

心有灵犀，在写下这首词五天之后，

陈亮就写信来跟辛弃疾索词。辛弃疾

于是把这首 《贺新郎》 寄给陈亮，陈

亮很快又寄回和章 《贺新郎·寄辛幼

安和见怀韵》。词中写道“只使君、

从来与我，话头多合”，并祈愿“但

莫 使 、 伯 牙 弦 绝 ”， 两 人 的 知 己 之

情、相契之意，可谓至真至纯。辛弃

疾收到和词后，再和 《贺新郎·同父

见和再用韵答之》，写道：“我最怜君

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

试手，补天裂。”陈亮得词后再和两

首，《贺新郎·酬辛幼安再用韵见寄》

及 《贺新郎·怀辛幼安用前韵》，安慰

辛弃疾道：“男儿何用伤离别。况古

来、几番际会，风从云合。”一腔真

情，几番唱和，真可谓肝胆皆冰雪、

表里俱澄澈，辛陈二人的友谊在诗词

中得到进一步升华。数首 《贺新郎》

气魄宏大、慷慨雄壮、音节铿锵、豪

放苍凉，写尽好男儿的英雄本色与忠

肝义胆。即使个人颠沛流离，但使命

意识和爱国信念须臾未曾放下，因而

成为流传千古的爱国篇章。除了 《贺

新郎》 组词之外，在辛弃疾与陈亮的

唱和诗词中，最负盛名的当数 《破阵

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醉里

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

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

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可怜白发生！”知音之交，激发神来

之笔，其间金戈之声、凛然之气、爱

国之情，唯有岳飞的 《满江红》 可与

之比肩。

辛弃疾与陈亮之间的深厚友情建

立在二人共同的理想抱负与人生感悟

上。辛弃疾一生都是坚定的主战派，

他立志抗金、收复故土，曾有过突入

敌营、生擒叛将的惊人壮举，也曾写

过 《美芹十论》 这样纵横捭阖、内容

详备的军事篇章。然而，就是这样一

个有勇有谋、满腔热血的英雄却壮志

难酬。辛弃疾南归之后，南宋朝廷安

于现状，对他时用时弃，他奔走沙

场、北定中原的梦想渐渐成空。辛弃

疾报国无门，满腔悲愤，遂作 《水龙

吟·登建康赏心亭》，词中写道：“落日

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

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一腔孤勇，无处可付，这是一种深刻

的悲怆、一种深沉的孤独，然而真的

没有一个人能懂他吗？有，这个人就

是陈亮。陈亮所作的 《念奴娇·登多景

楼》 中写道：“危楼还望，叹此意、今

古几人曾会”，情感何其相似！陈亮的

志向就是北伐中原，一雪靖康之耻。

他上书 《中兴五论》，痛陈“为和而

和”之弊，指明恢复河山、振兴家国

的历史责任。虽然陈亮有“推倒一世

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抱负，

但在当时的大环境中，他的一生也注

定是一首悲歌，几次入狱，历尽坎

坷。北伐中原的坚定志向和壮志难酬

的人生境遇，让二人有惺惺相惜、得

遇知己之感。陈亮曾为辛弃疾写过

《辛稼轩画像赞》，说他“眼光有棱，

足以照映一世之豪；背胛有负，足以

荷载四国之重”，寥寥数语，直抵风

骨，将辛弃疾英气勃发、顶天立地的

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这才是真正的

知己。

绍熙四年 （1193 年） 五月，时年

50 岁的陈亮参加礼部进士考试，被宋

光宗赵惇亲擢为第一名，并被授予佥

书建康府判官厅公事一职。陈亮蹉跎

半生，终有机会一展抱负，他在给宋

光宗的谢恩诗中说：“复仇自是平生

志，勿谓儒臣鬓发苍。”但天不假年，

就在其高中状元后不幸染疴，未及赴

任，即于次年年初遗憾离世。得知噩

耗，辛弃疾极为悲痛，写下了情真意

切、悲伤弥漫的 《祭陈同甫文》，悼念

这位志同道合的好友，“而今而后，欲

与同甫憩鹅湖之清阴，酌瓢泉而共

饮，长歌相答，极论世事，可复得

耶？”鹅湖相会的场景，历历在目，而

挚友已逝，慷慨悲歌，终成绝响。

铅山鹅湖之会，辛弃疾与陈亮纵

论国是、畅叙衷情，他们以诗词唱

和、长歌相酬，在“暖风熏得游人

醉”的疲弱世风中，以踔厉奋发的豪

迈之情奏出南宋词坛的最强音，留下

了多篇激荡爱国之情的名篇佳作。《词

苑丛谈》 中记载清人黄梨庄的一段论

述：“辛稼轩当弱宋末造，负管乐之

才，不能尽展其用，一腔忠愤，无处

发泄。观其与陈同甫扺掌谈论，是何

等人物！故其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

气，一寄之于词。”辛弃疾与陈亮都是

以恢复中原为念的爱国志士，他们平

生之愿虽未获实现，然而一生向光而

行，矢志不渝，彼此激荡，终成并世

双璧。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经

过漫长岁月的洗礼，这种爱国精神和

伟大友谊愈发纯净坚韧、熠熠生辉，

给人滋养、予人力量。

（转自 《学习时报》）

文徵明《携琴听泉图》


